
“ 震 安 康 ”
— —记 安康县殡 葬 馆 接尸 整 容女工 郭 定 翠

人这 一 辈 子 能 遇 着 啥
事，谁也说 不准 。尤 其是 那年
轻人 ，日 子长着 呢 ，可千万别
把话说 绝咯 。

这不 ，安康 县 大河镇 青 蜂
村花儿一样 的姑娘 郭定翠 ，十
七岁 那 年初 中 一毕业 ，参军上了 北京 。在
那大北京城里 的 部队大机关 当 女兵 ，甭
提多 神 气啦 ，世面 也 见大了 ！那 年 中 央
有位首长 去世 ，在八宝 山开追悼会 ，要
挑几个表现好还 得模 样儿俊 的 女兵 当 服
务员 ，小郭 被选 上了 。嗬 ！就那 么半天
工夫 ，见 了 多 少 咱 中 国 有 名 的人 物 ，怕
是县 长 、专 员都没 她见 得 多 、看 得 真
切。追悼 会一结 束 ，这 帮 女兵吵 吵 着 非
要在 火 葬场 “参观参观”。没见过嘛 ！
谁曾 想 老师傅 把 那 “工 作 间 ”的 大 门
一拉开 ，姑娘 们 那叽叽嘎嘎 的 笑声一下
噎在嗓 子 眼儿里 ，瞅着 那 一 具具挺直 的
尸体 ，一个个吓得 小脸刷 白 ，张 着 的 嘴
巴都顾不上闭 ，撒腿就跑 ，边跑边嚷 ：

“ 吓死人啦！”
“ 这辈子再也不进火 葬场 啦 ！”

谁想这话说 早 了 。
郭定翠 当 兵五 年 ，带 着 “话 务 标

兵”的奖状、“共产党 员”的 称号复 员
了。

在家等 分配工作 ，一 等 就是三年 。
眼瞅着 没啥 指望了 ，她结 了 婚 ，有 了 孩
子。爱人也是个复 员兵 ，别 看脱了 那身
海军服 ，小伙子还是那 么帅 。八三 年开
春，也 正在 小俩 口 筹 划 着 小 日 子那 当
口，县 民政局 的 “面 包”开进了 他们 的
小院。乡 亲们堵在 门 口 伸 着 脖子听着 、

望着 、喳喳 着 。
“ 就是打一辈 子土坷垃也 不去火 葬

场挣那份 工资。”
“ 叫 女子 去 摆 弄 死人？啧啧……”

甭管 咋 说 ，反 正郭定翠是答应了 。
她一 咬牙，“组 织上信任咱这 当 过兵 的
共产党 员！”一跺脚 ，背上铺盖进了 殡
葬馆 ，成 了 安康 这地 界盘古开天以 来 的
第一个接尸 整容 的 女工 。

别说 接尸 整 容 ，跟其 他姑 娘 家 一样 ，
郭定翠见 了 血就头晕站不稳 。八四 年安
康西 站火 车撞死 了 人 ，死 的那 位龇牙 咧
嘴，满脸满 身 全 是血 ，眼 睛 还 瞪 得 老
大，围 观的 群众都不 敢靠 前 细 看 。火 葬
场去 收尸 ，离 现场 还 老远呢 ，小郭的 腿
就不听 使唤 了 ，老是 登 空 。一见火 葬场
来了 个姑娘 ，看 热 闹 的人越聚越 多 。众
目睽 睽 之下 ，郭定翠 强忍 着 恶心 ，硬着 头
皮把尸 首搬上了 汽车 ，她一上 车 就 吐 个
没完 ，心肝肺都差 点 倒 了 出 来 。兴 许人
们都没看见 ，冲 着 她还一个劲 儿的 伸舌
头，竖大姆指；“这姑 娘胆子可真 够大
的！”

干她那 一 行真是得 胆子大。就为 了
练大胆 ，郭定翠 常一个人 去 打 扫 停尸
间。一个人登上小 山 包 ，打开铁栅栏 门
那把大锁 ，穿过 年久失 修 的 “西 药 王
殿”，独 自 站在摆放着几百个骨灰盒的

“ 安息室”里 ，听那 汉江哗哗 的水声 ，
听那 山风吹打枝叶沙沙 响……冷 不 丁

“ 吱儿”一声 门 响 ，顿 时一 身 冷汗 ，胸
口压得透不过气来，“那 物 件”也不知
是藏 在屋里还 是躲 在门 外 ，跑你都不知
往哪跑……真 够疹 的 ！

就这 么 着 ，日 久天 长 ，
还真 叫 郭定翠 把胆量练 出 来
了，看 着 骨灰盒 前 一张张遗
像，身上不再起鸡皮疙瘩 ，
倒是每每 回忆起柱桩往事 。

——这张 脸 真 叫人 难
忘。那是八三 年三月 郭定翠

头一 回外 出 接尸 的事。那姑娘
因姻缘 不顺 喝 了 敌敌畏 ，尸 首
用棉被盖着 ，就停在地上 ，家
里人嚎 着 喊着哭成一片 。小 郭
虽是 跟着 两位老师 傅 坐 车 去
的，可一见 那场面 ，脑 袋 “嗡”

的一声大啦 ，心 咚咚地狂 跳不止 ，敌敌
畏的怪 味呛 得她跟 冒 金花 。尸 体 接 回 场 ，
直到 晚上丧 家才送来要换 的 衣物 。头一 回
参加操 作 ，手抖 个不停 ，半天都没 把衣裳
套好 ，场里领 导 、死 者 亲属 都盯着 她 ，为
她捏着 一 把 汗 。郭定翠 心 里念 叨 着 “别
怕，人是 死 的！”伸手 去帮 师傅 给那死 者
套上衣 ，一摸死 者 的手 ，妈 呀 ！冰凉！赶
紧又丢开了 。师傅见 了 就对她说：“头一
回就别 干 啦 ，在边上 看 看 吧。”她真想跑
开，可是没有 ，她终于挺住 了 ，干完 了 ，
胳膊 腿全 软 了 ，在场领 导 也长长 地舒 了 一
口气 。

一那张脸多 年青 ，还带 着 稚气呢 ，
整齐的 留 海 下边 ，那对儿水灵灵的大眼睛
里，不知 藏着 多 少梦 。她才十八岁 ，高考
落榜爹妈数落 了 几句 ，小姑娘心里 憋气服
了毒。“心尖儿”就这 么 去 了 ，爹妈甭提
多难受啦 。他们握 着 郭定 翠 的手说：“姑
娘请你 一定 多 费心 ，我那女子从小 就好美
呀！”小 郭 的 鼻 子也酸 溜溜 ，她还 能说什
么呢？她用 手 ，她用 心 ，把 那 姑 娘 打 扮
得漂漂 亮 亮 ，她 把姑 娘最 后 的 微笑 ，留 给
了疼她爱她 的爹妈 ，

一他是老 专 员 ，他是从老 山 回 来的
战士 ，他是 因 工牺牲的 工人……“他们 为
祖国 ，为 家 乡 出 过 力 ，流过 血 ，我得让他
们都带 着美 的 容貌离 去。”多 美 的 心 灵
啊！五年 了 ，郭定 翠亲 手送走 的五 百 多 死
者，都是 安祥 、微笑着 走 的 。

眼下郭定翠可成 了 安 康 的 “知 名 人
士”啦 。有人夸她那张 俊 脸儿 ，有人夸她
那双巧手 ，也有人服她那超人 的胆量 ，更有
人赞她那 一腔热血 。说 到归齐是 佩服她那

个人 ，从心 眼儿到 相 貌 ，
不然 郭定 翠在县委 表彰先
进党 员大会上 发言 时 ，与
会者 能听得那 样入神 ？
能拍红 了 巴掌楞 觉 不 出疼
来？反正 在安康 郭定 翠
是盖了 面 积啦 。怨不得有
人私下送她个 “震 安康 ”
的雅号 。

船工 和 他 的 妻 子
张宣 强

娇美 的 妻 子 ，总 想
用温 婉 ，用 缠 绵
作丈 夫 的 岸
让风 暴 在 这 里 敛 翅
狂涛 入 眠
让那 张 被烈 日 灼 粗 的 脸
变为 百 合 花 瓣

丈夫 还 真 动 心 了 呢
可是 ，当 他 枕 着 柔 软 的
臂弯
总听 到 一 个 声 音 的 呼 唤
梦见 夜 的 江 天
有无 数 亮 眼
窥视 他 的 骄 傲 和 尊 严
于是 ，他 的 血 液
又涌 成 大 江 的 狂 澜

他向 妻 子 说
你不 是 爱 我 象 高 仑 健 吗

那个 象 样 儿 的 男 子 汉
忍了 许 多 事 儿
把严 峻 的 生 命 交 给 远 山
我交 出 了 什 么 呢
哦，我 的 岸
还太 远

他说声 再 见 又 上 船 了
多情 的 妻 子 放 心 吧
我不 会 让 你 变 为 望 夫 石
恶浪 ，永 远 吞 不掉
船工 的 肝 胆

妻子 终 于 明 白 了 呵

船工 真正 的 岸
只属 于 远 航 ，属 于
解开 的 绳 缆 和 征 服 的 狂

欢
于是 ，她 走 进 他 的 坚 毅

和勇 敢

扬起 湿 手 帕
我做 你 的 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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猫耳洞里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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幽静 的西安市工人疗养 院 ，座落
在长安县城西 的 一个 山 丘下 面 。这
山，还有 一个满含 诗意 的 名 字 ，叫 栖
凤塬 。

也巧 ，我扭伤 了 腰 ，彻骨揪心 的
痛，去 了 几所大 医 院 ，又透 视 又拍片
子，也没看 出 个究竟来。医生 的 回答
使我 几乎没有信心 了 ，没办法 ，先卧
硬板床休 息 吧 。仍不见好 ，只等 做手
术了 。却有朋友介绍我到 这个工人疗
养院来看看。看看 就看看 ，死 马 当 作
活马 医 吧 。不料在第二天 ，一个叫 叶
云舒 的外 科副主任来 了 ，看 了 我 的
病，只 给我做了 一次 正骨手法 。再过
了三天 ，居然 能 自 由 行走 了 。

叶大夫 的 医术令我叹服了 ，便找他去 闲谈 。交
谈中 得知 ，在六十年代初 ，他毕业 于重庆军 医大
学，原来 的专 业是西 医外 科。“搞正骨 ，我 是半路
出家。”他谦逊地说。后 来 ，从他 的一篇学术论
文里 ，我 知 道了 他 中 年转行 的秘密：正骨手法 是
祖国 医 学遗 产 中 的瑰宝 。西 医对某些腰部 急性扭
伤疾患 多 采用 手术治疗 ，自 有其可取之处 ，但难
免会 造 成 损 伤 ，甚或带 来 后遗症。而传 统 的正骨
手法 则恰恰弥 补 了 西 医手术之不足……

我对 正 骨不觉有 了 兴趣 ，便 从叶大夫那里 借
了些 “新 医 正骨 学”的书 来 看 。这一 看 ，我 眼界
大开 了 。原来 早 在 两千 年 前 的 《内 经 》一 书 中 就
有“推拿 ”的 记述 。以 当 代上海 名 医 魏指薪老教
授为 例 ，其专著 《魏指薪 治 伤手法 与 引 导 》成书
时，魏老先生年事 已高 达八十七岁 ，经验之丰富可
想而知 了 。更何况世代行医 ，至魏指薪竟是二十

一代传 人。于是我
想到 ，祖 国 传 统 医
学的这 一 重 要 领
域，曾 被一些 “民族虚无主义者 ”所 鄙薄 ，把他
们当 作街 头卖艺人 的 杂耍或 者 民 间 小唱 ，似难登
大雅之堂 ，真有点 岂有此理？

半月 光 景 ，我痊 愈出 院了 。出 院那天早 晨 ，
我沿着疗养院 冬青夹道的小径悠然 踱步。墙壁上
贴满 了 盛赞叶大夫和外 科其他大夫 的感谢信 ，写
信的人 ，有大兴安岭 的林业工人 ，有戈壁瀚海 的
勘探队 员 ，有高炉 旁 的炼钢工人 ，也有绿茵场上
的运 动健儿……我 驻 足 而立 ，望着 那洒 满霞光
的栖凤塬 ，心 中不 由 砰然一动 ，眼里似乎 闪现出
村民们传 说 中 的景象：高远 的蓝天下 ，栖凤塬上
飞起一只五彩珠凤，一直朝高高 的云天扎去……

女矿工 （木刻 ） 魏仲 庚

小幽 默

一个人对詹

妮说：“你 的男 朋

友刚打 破 了 奥运
会高 台 三翻 潜水

纪录 。但遗 憾 的

是，那 时 池 子 里

没有水”。

（ 陈 伟 红 译 ）

写作杂谈

作　家　贵　直　笔
孙豹 隐

一个爬格子 的作 家
其最可贵 的 品德恐怕 在
于不 管在什么 时候都讲
真话。用 文 学 语 言 来
说，就是作 家贵直笔 。

英国 著 名 现实主义
作家狄更斯 ，一八 四 二
年访 问美 国 时 ，曾 受到
美国 各 方面 的热烈赞扬
和隆 重接 待 ，连美 国 总
统也给予殊誉 ，破 格会
见了 他。狄更斯 并非无
情之人 ，他打心眼里 满
意自 己所受到 的 礼遇 。
但是 ，这丝 毫也没有 能
影响 他在作 品 中 真实地
反映在美国 的 所 见 所

闻。在访 问美 国不久 后
出版 的 《游 美 札 记 》
中，他毫不 隐讳地 揭露
美国 政府 的黑 暗，“民
主”的虚伪 ，人 民生活
的贫 困 以及 蓄 奴制 的残
暴等 等 。

他在书 中 响亮 地喊
出一个伟大的 心声，“
我也没有 让那番 招 待 影
响我这 本书的 写 作。”
当时 ，不 少美 国人认为
作家忘 恩 负 义 ，一 些人
在报纸上 诅 咒他是 “最
粗俗 、最莽撞 、最肤 浅
的……伦敦佬”。本 国
有的 评论家 也责怪 他缺

乏“绅士风度”。面对
这些喧嚷 ，狄更斯 毫无
后悔之意。他只有一个
信念 ，那就是忠实 于 自
己的 见闻 。

《 游美札记 》以它
那深邃的现实主义笔力
流传 到 全 世界 ，成 为 狄
更斯 散文 中 的 代 表作。
今天我 们读起来 ，仍然
感到兴趣盎 然 。倘若狄
更斯 迫于外界 的 压 力 而
改变 自 己 的 初 衷 ，用 一
些言不由衷 的 话语 去 粉
饰美 国 社 会 ，那 天 晓
得，《游美札 记 》还 能
有多 少 价值 。


